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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传承中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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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歌册传承人的讲述与不同时期歌册的文本分析相结合，探讨歌册这种独特的说唱形式对潮州女性“典

范人格”形成的影响，以及社会变迁所导致文化模式变更的过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在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人生义

务的同时。意识到能够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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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潮州地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种民

间说唱艺术。歌册以叙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

容，用潮州方言吟唱。它的吟唱是一种自娱活动而不是一

种表演。其吟唱，靠口耳相传。字里行间，旋律自生。数百

年来，吟唱者以女性居多。因而具有“女子文学”之称。在

查阅大量资料后，笔者来到潮州市采访了歌册的指定传

承人林阿姆。从75岁高龄受访者如歌般的讲述中，笔者

强烈地感受到：歌者的歌册传承过程中有一种清晰的体

现，即女性意识的觉醒。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与女性意识觉醒直接相关的是

歌册吟唱的行为本身导致吟Ⅱ昌者获得一种人生感悟，还

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个体的集合逐渐被融入到一个

不断发展的格局和线路中”①，以致女性的群体意识发生

了改变?笔者将把林阿姆的讲述与不同时期潮州歌册的

文本分析相结合。以求问题的解答。

一、绣房中的吟唱与“女性角色”

笔者从林阿姆的讲述中得知，歌册的传承是一个极

为自然的“互动”过程。在林阿姆的孩提时代，乡镇中喜欢

听、唱歌册的多为做抽纱的劳动妇女。一般来说，她们的

吟唱技巧受熏于母亲或祖母。吟唱场所，多为绣房。这种

互动意味着共同的形式和多样化意义之间的结合。那么，

吟、唱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文化形式?以及该形

式与昕、唱、还有创作者的性别、身份是否具有某种深层

次的关联呢?

旧时期的潮州女性最基本的劳动方式是理家和做绣

活(主要是抽纱)。如果仅仅是理家，歌册传唱的可能性会

因为“家”的局限而大大降低。抽纱虽然也是一种以家庭

为单位的劳动方式，但它欢迎伙伴的加入。扎堆“绣房”的

女人们往往会因为听、唱歌册而忘了吃饭、睡觉。对女孩

来说，歌册的“熏陶”会使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容易早

熟。这一点是长辈们乐意看到的。早年，有钱的潮州女孩

的陪嫁中，会有热心“教育”的长辈们赠与的歌册藏本。潮

州男人一般会选择在外打拼．他们把漫长的等待留给女

人。女人为他们生儿育女、勤俭持家、孝顺公婆，男人则把

千辛万苦挣来的钱如数寄回。这样做，他们的内心很骄

傲。顶天立地的男人若在家守着老婆，会被认为没有出

息。在男人眼里，一个女孩成熟的重要标志，既是她们对

自己女性角色的认同：女性角色的“第一个心理规范是她

必须服从他人——服从他们的引导，把她们的需要同别

人的需要联接起来”。她们必须根据“一个男人的意愿来

设计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的地位来自于她的配偶。”②

歌册传承人林阿姆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的学。与

众多的潮州女性一样，她很小就明白自己的基本角色：做

一个让自己男人满意的贤妻良母。尽管她对父亲为自己

包办的婚姻很不满意，但她依然尽全力操持家务，并保证

丈夫的一切日常生活需要，其中也包括给他吟唱歌册。林

阿姆的丈夫很喜欢听她唱歌册，即使她累得不行了也得

唱。有时候唱着唱着睡着了，她丈夫把掉在地上的歌册捡

起来她还得唱。

“只要他想听，再累我也会唱”，这就是典型的潮州女

性!不满包办婚姻但只有认命，不想唱歌却很难说不唱。

在男权制社会中，女人被禁锢在家庭中，除了做一个贤妻

良母外，她别无选择。实际上，早期歌册的撰稿人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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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民间文人。男人的写作是为了绣房里的女人。毫无疑

问，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歌册中的女性角色。那

么，“女性角色”在他们的笔下会得到怎样的渲染呢?从对

《百鸟名》的分析中可见端倪。

《百鸟名》是潮州地区家喻户晓的歌册之一。它有一

百个段落，每段写一个未能展开的历史故事或传说，每段

四句，每句都用一种鸟名作开头。笔者做了统计，在这一

百个段落中，有33个段落与女性相关。笔者按其先后出

场的顺序排列如下：王母、众仙、褒姒、贵妃、西施、娥皇、

仙女、昭君、貂禅、织女、文君、刘氏、秦女、瑞芝、妙常、惜

娇、妙英、令女、娇妻、曹氏、贤妻、嫦娥、五娘、贤女、富娘、

明霞、宫妃、姑嫂、继母、英台、莺莺。其中，仙女和贤妻两

次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实际上，《百鸟名》中每个女性的

出场都牵连着一个故事。透过故事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当

时的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美貌、忠贞，且富于牺牲精

神。众贤女中(王母、继母应排除于贤女之外)，“令女”的

形象尤为突出。歌册唱道：“弟楮成群宿竹篱，令女割鼻喜

家妻／立志守节孝义存／养子代夫传宗支。”①当丈夫遭受政

治打击时。令女竟割去自己的鼻子表示死不离弃!事实

上，忠诚是值得赞扬的，可以割鼻的方式来宣示“忠贞”就

是“自虐”了。男性文人通过歌册宣扬：一个经得住磨砺的

“好铁箍”．会不惜一切地捍卫“桶”的完整与神圣。

一般来说．潮州女性不会因为丈夫的去世或又娶新

人而选择再嫁。至今依然健在的侨属中，有些女性明知丈

夫已再娶．而她们从窈窕淑女到白发老妪一直与孤灯相

伴。宁肯忍受千般苦，也不会“越雷池一步”。事实上，她们

的忍让与谦卑是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化过程已把“男人的

需要”提到极高地位：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

子”。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女性在接受自我卑微地位的同

时，她们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谁若做了出格事，

同伴的鄙弃会让她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不重视自我的

心灵感受，而在乎旁人的眼神与评说。因此。丈夫若在外

面有了新人，她们不会做“怨妇”，而是选择“忍让”以把女

性的“贤德”发挥到极至。这种行为的动机很清楚，用自己

特殊的方式发出宣言：“好铁箍”经得住磨砺!“桶”，依旧

原样。实际上．潮州女性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已超出了男性

的预期。在这里，歌册作者可说是功不可没。歌册《刘明

珠》中表述：刘明珠结婚不久就丧失夫君，其父与其母商

量后规劝道：“听父劝解回心机．另配龙凤到百年。”刘明

珠一听火冒三丈，开口大骂：“只个老狗真不堪，自古嫁女

嫁一次。”她越骂越怒．竟操起金钟砸得老父眼角流血。显

而易见，社会把“贞节”置于“孝道”之上。在刘明珠本人看

来，“非是闲花野贱人。一翁死了一翁新”⑦。“潮州歌册一

方面宣扬妇女要保持贞节，烈女不嫁二夫；另一方面却肆

意渲染一夫多妻的“美满因缘”，⑦(朋’如《五美缘》、《五夙朝

阳》、《圣母破六奇阵》等。男性可以妻妾成群，女性必守的

本分却是“从一而终”。女性的从一而终是一种符合社会

认可的文化模式，即典范人格。典范人格对于同一社会的

成员来说将产生同一情感。“这些为社会所认同的行为模

式之所以为个人所遵从，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从孩提

以至于成人．而内化为每个个人思想的一部分。”@(脚’因

此．对潮州女性人生观的形成而言，没有什么比听、唱歌

册的学习更深入、更持久、更易潜移默化的了。一旦学习

成功，则极不容易变更。

二、绣场里的吟唱与“女性意识”

社会藉社会化的方法规范了潮州女性个人的行为，

使之成为社会所认可的典范人格。新中国建立后，整个社

会结构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而“妇女翻身”是所

有变化中最让人措手不及的。因为它意味着文化的变迁

并导致“模式行为”的颠覆。当社会要求人们把“破旧立

新”的思想落实到行为时，这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是否导

致“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而引起男性的紧张与不安呢?

“本来一个人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可有很多目标达

成需要，但社会却限定这些目标中的若干种，凡在此一社

会中成长的人。必须选择此限度内的若干种目标以满足

需要⋯⋯99。④(蹦’与其它的女性相比，林阿姆是幸运的。在

选定社会规范所限定的角色，即贤妻良母之外，她找到了

符合规范的另一个目标，即受人欢迎的歌者。因为吟唱歌

册，她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随着歌册的增多，内

心世界也逐渐丰富。1957年，她做建筑工人的丈夫去了海

南。这时候，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潮已滚滚袭来，绣女们已

由原来的绣房转移到了可容纳数十人的抽纱工场。从绣

房到绣场，这不是简单的劳动场所的变更．而是意味着社

会及社会文化的变迁。抽纱工场的生活是忙碌、有序而丰

富的?几十个妇女在一个工场里边绣、边听、边感叹着。林

阿姆天生一副好嗓子，她那低吟浅唱的歌册经常能使人

废寝忘食。就在这段时间，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去

镇上．的业余剧团，那里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唱功。林阿

姆的丈夫从海南回来时，她已成为业余剧团的台柱子。毫

无疑问，丈夫对妻子的选择大为不满。至于夫妻间为此产

生矛盾的细枝末节，笔者没有刨根问底，但实际上已经很

清楚，林阿姆变了，变得有了自己的主张。这一脚踏进剧

团门，对一个深受礼教“沐浴”的潮州妇女来说意味着什

么呢?意味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林阿姆开始关心自己的

愿望与需要而不再满足于“限定的目标”了。“音乐行为的

①陈锡权：《人物风流史如歌》，潮州．潮州市群众艺术馆，．2008年，第1 14—122页。

②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29：刘明珠全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23页。

(萤吴奎信：《潮州歌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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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常常反映整个社会的变化。妇女日益增加的经济独

立，为她们担任新的社会角色，即新的社会性别，提供了

动力，并导致了音乐表演的机会。”①实际上，哪怕我们只

是回顾一代人的生活，就会看到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种

变化有时就发生在我们最熟悉、最不起眼的行为之中。

林阿姆变了，她的变化与歌册相关吗?或者说。歌册

文本是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重新剪裁编排以至她接受

了新思想的教育呢?无疑．歌册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以

及个人行为的变化是同步的。“有组织的社会变迁与自

发的社会变迁都是有可能的，这并非因为参与其中的个

体都具有同样的动机，而是因为各种真实的主观动机会

在同一类型的集体活动中搜寻并找到一条自我调谐的

出路”。‘犍国以后，旧歌册由于渗透了封建糟粕而停止了
流传，但这种艺术形式依然保留下来。这个时期，潮州地

区涌现了大量改编或创作的新歌册：陈竞飞的《红色娘子

军》、陈觅的《南海长城》、李昌松的《花好月圆》、肖菲的

《少卿与广生》等等。在查阅这些文本的时候，潮安县女作

家肖菲的《少卿与广生》引起了笔者的高度关注。肖菲与

林阿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与林阿姆一样，她也会唱歌

册。肖菲是侨属，她的丈夫早年去了泰国。丈夫按期寄给

她和孩子的生活费用，因而经济上她是富足的。可精神上

那无边的思念与痛苦如何才能得到缓解呢?创作歌册，是

她找到的最佳途径。对潮州女性来说，父亲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人物。在她们的心里。父亲是外部世界的象征、男性

的象征、权利的象征。肖菲与林阿姆的少女时代处于典型

的父权制文化之中。她们早已从周围的女性，其中也包括

歌册中的女性那里习得“模式行为”．即对男性的依顺、谦

恭和忍让。《少卿与广生》发表于1963年，是肖菲的代表

作。女人居然放下绣活儿写歌册!她们将怎样写?砸碎枷

锁而彻底颠覆父权与男权吗?歌中的少卿是一个具有进

步思想的公社社员，广生是她自主选择的恋爱对象。而这

种选择首先遭到了来自于父亲的强烈反对：“我家祖辈结

婚姻，从无儿女自主亲”。相比之下．母亲则宽容许多：“倘

若嫁后不合弦，那时反害俺女儿，想种好花变成草，岂不

白费你心机。”作品是暖色调的，最终少卿与广生获得了

他们千般努力争取到的幸福。不难看出，作品渗透了作者

自我的情感体验与人生理想。翻身了，女性不再隐瞒她们

自身的愿望。

“社会文化生活，就是个体与其他个体的互动过程。

连带行动、群体行动或者‘互动’，这些都可看作是个体分

散的行动之问的关联，一种清晰的体现以及一种汇聚，从

任何角度看都是全新的”。④旧时代一去不复返，抽纱的场

地搬迁了，听、唱歌册的女性群体获得了比绣房更多的自

由，更让人欣喜的是女作者的加入，使得歌册的内容产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结 语

当社会发生重大的变更而引起文化变迁之时．对于

个体而言将面l临改变“模式行为”，而这种改变包括“消除

过去习得”与“重新学习”两个步骤。对从前的潮州女性来

说，她们做一个妻子就象做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没有正

式的培训，也看不到它的任何价值，唯一获得奖赏的机会

将来自于丈夫的肯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爱唱歌的“翻

身女性”不仅是妻子，也会象男人那样身兼数职。并没有

接受多少学校教育的肖菲因为歌册创作成了女作家，李

映辉因为唱歌册、写歌册而逐渐走上文学道路最终成为

广东潮剧院的女编剧。林阿姆的歌声则越传越远，她从绣

房唱到绣场，再到社区，直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对象“潮州歌册”的指定传承人。她的歌册吟唱被录

成CD传播到世界上很多有海水的地方(只要有海水的地

方，就有潮州人)。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下面的事实：从一个局外人的

角度看，同其他区域相比，社会的变迁对潮州文化的冲击

远没有内陆地区那么猛烈。深入了解后你将发现，潮州文

化之间各个因素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人们基本的价值

观、宇宙观、生活态度、民间传说以及宗教信仰等投射体

系不易改变而引起“文化模式”的彻底变更。为接受新歌

册而欢欣鼓舞，却很难挣脱旧歌册对思想的无情束

缚——“翻身女性”为此苦恼不堪。尽管她们经历了社会

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之间的快速转换。但要彻底消

除旧歌册对自我心灵的影响，她们得耐心等待新的机遇

带来更强的外力，可新的机遇却跨过她们的岁月而直奔

21世纪。当林阿姆被指定为潮州歌册传承人的时候，新歌

册已由“自娱自乐”改为“舞台表演”的形式并加入了代表

西方文化的电声乐。诚然，林阿姆依旧保持着原汁原味的

吟唱。可面对新时期唱着新歌册长大的年轻人，她相信自

己已经落伍，那些不断传人的外来文化令她眼花缭乱。事

实上，对听着、唱着旧歌册长大的那一辈女性来说．要完

全“消除过去习得”而“重新学习”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

易。文化最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把思想灌输进文化成员

的头脑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把儿时留在“翻身女性”心

中的“节女”形象冲刷得一干二净，它依然存在于她们的

潜意识里。如果没有对区域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又怎

能理解这里众多女性的从一而终，与孤灯相伴呢!

[审稿：林伦伦责任编辑：陈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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